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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載
英
國
皇
家
郵
政
為
表
揚
奧
運
摘
金
的
本

國
選
手
，
會
為
選
手
家
鄉
的
郵
筒
染
金
，
以
示

慶
賀
。
英
國
郵
筒
自
一
八
七
四
年
起
一
直
髹
紅

漆
，
金
漆
郵
筒
是
一
大
突
破
，
不
過
當
局
已
說

清
楚
，
這
只
是
個
玩
意
，
之
後
還
是
要
還
原
紅

色
的
。

記
者
在
街
頭
訪
問
英
國
人
的
看
法
，
有
人
說
好
，

有
人
沒
意
見
，
有
個
女
的
笑
㠥
說
不
願
意
，
認
為
郵

筒
應
該
是
紅
的
。
記
者
追
問
為
甚
麼
，
她
笑
說
，
不

為
甚
麼
，
只
為
這
兒
是
英
國
，
英
國
的
郵
筒
就
應
是

紅
的
。
看
來
這
是
個
快
樂
國
民
，
對
傳
統
滿
懷
自

信
。從

這
新
聞
，
想
起
一
位
蘇
格
蘭
朋
友
。
認
識
他
的

時
候
，
他
事
業
如
日
中
天
，
是
鐵
路
公
司
高
層
，
好

好
先
生
一
名
，
還
有
幾
年
便
退
休
。
那
時
沙
田
有
些

小
酒
吧
，
頗
有
新
界
特
色
，
我
跟
這
位
蘇
格
蘭
先
生

也
是
常
客
。
有
一
次
談
起
他
日
後
的
退
休
生
活
，
他

說
跟
太
太
早
商
量
好
了
，
要
返
蘇
格
蘭
一
個
小
鎮
，
弄
個
郵

局
，
兩
公
婆
經
營
。
我
問
郵
局
不
是
政
府
的
嗎
？
他
說
原
來
當

地
的
小
郵
局
，
是
郵
局
、
儲
蓄
社
和
小
士
多
的
混
合
體
，
私
人

可
以
經
營
，
既
賣
郵
票
、
處
理
郵
件
，
也
可
存
錢
提
錢
，
還
會

賣
些
文
具
和
簡
單
用
品
。
街
坊
有
空
便
到
那
兒
辦
點
瑣
事
，
小

孩
也
會
去
買
鉛
筆
或
公
仔
書
，
聊
聊
天
，
極
有
人
情
味
。

他
的
另
一
計
劃
，
是
在
蘇
格
蘭
買
家B

&
B

經
營
。
去
過
英
國
玩

的
，
都
知
道
是
那
種
小
小
的
旅
館
，
提
供
簡
單
早
餐
，
很
有
風

味
。
他
也
想
好
了
，
春
秋
兩
季
經
營B

&
B

，
夏
天
放
自
己
大
假
，

去
釣
魚
，
跟
太
太
遊
山
玩
水
。
冬
天
在
家
裡
看
書
，
有
空
就
去

郵
局
幫
忙
。
當
然
，
他
構
思
的
兩
盤
小
生
意
，
都
要
親
力
親

為
，
但
也
必
須
有
財
力
找
人
幫
傭
，
不
然
弄
到
太
辛
苦
，
就
失

了
退
休
的
意
義
。

他
還
有
一
特
點
，
就
是
一
生
人
從
未
住
過
大
廈
，
一
直
都
住

house

。
這
聽
來
好
像
不
可
一
世
的
樣
子
，
但
實
情
是
他
在
農
村

長
大
，
來
港
後
又
不
怕
遠
，
專
挑
村
屋
住
，
後
來
當
了
高
層
，

更
有
能
力
住
得
較
好
。
他
說
在
家
鄉
無
論
家
裡
田
裡
，
甚
麼
粗

重
工
夫
也
懂
得
做
，
也
愛
做
，
渴
望
歸
園
田
居
。
朋
友
後
來
失

散
了
，
希
望
他
的
退
休
計
劃
已
一
一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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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陶
　
然

歸園田居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孫
康
宜
的
︽
走
出
白
色
恐
怖
︾，
正
如
她
自

己
所
說
並
非
﹁
控
訴
文
學
﹂，
也
非
﹁
傷
痕
文

學
﹂，
而
是
一
部
﹁
感
恩
﹂
的
書
。
王
德
威
指

﹁
她
要
強
調
在
暴
力
的
彼
端
，
更
有
強
大
的
救

贖
力
量—

—

家
族
的
，
社
會
的
，
甚
至
宗
教
的

—
—

值
得
述
說
﹂，
並
云
﹁
這
，
才
是
﹃
走
出
﹄
白

色
恐
怖
的
關
鍵
﹂。

所
謂
﹁
白
色
恐
怖
﹂，
指
國
民
黨
一
九
四
九
年
撤

退
到
台
灣
，
頒
布
戒
嚴
令
，
實
施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
肅
清
匪
諜
條
例
﹂，
大
舉
誅
殺
、
拘
捕
異

己
，
直
至
一
九
八
七
年
﹁
解
嚴
法
﹂
生
效
為
止
，
為

期
共
三
十
八
年
。
這
時
期
軍
事
法
庭
受
理
的
政
治
案

件
二
萬
九
千
餘
件
，
無
辜
受
難
者
約
十
四
萬
人
。
光

是
以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前
五
年
，
國
民
黨
政
府
在
台

灣
至
少
殺
害
了
四
千
個
至
五
千
個
，
判
處
八
千
個
以

上
的
本
省
和
外
省
的
﹁
匪
諜
﹂、
文
化
人
、
工
人
和

農
民
，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到
無
期
徒
刑
。
這
就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
台
灣
五
○
年
代
白
色
恐
怖
﹂。

孫
康
宜
的
父
親
孫
裕
光
就
是
這
芸
芸
受
害
者
之

一
，
一
九
五
○
年
一
月
被
捕
，
一
個
月
後
釋
放
，
五

月
又
被
拘
，
判
監
十
年
。
直
到
二
○
○
二
年
，
孫
康

宜
這
才
弄
清
父
親
繫
獄
原
因
，
是
受
到
大
舅
陳
本
江
的
連
累
。

陳
本
江
是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
鹿
窟
組
織
﹂
的
領
袖
。
所
謂

﹁
鹿
窟
組
織
﹂
是
指
由
一
群
反
對
國
民
政
府
的
知
識
分
子
和
鄉

民
組
成
。
孫
康
宜
說
：

﹁
因
為
保
密
局
的
人
抓
不
到
陳
本
江
本
人
，
故
把
目
標
轉
向

陳
的
親
戚
和
朋
友
們
。
由
於
我
父
親
當
時
的
身
份
和
地
位
較
為

顯
著
，
而
且
又
是
陳
的
妹
夫
，
還
是
大
舅
留
學
日
本
時
期
的
同

學
，
所
以
不
幸
成
了
代
罪
羔
羊
。
﹂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二
月
，
﹁
鹿
窟
組
織
﹂
被
搗
破
，
大
舉
槍

殺
、
拘
禁
鄉
民
，
陳
本
江
雖
被
捕
，
但
僅
坐
牢
三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釋
放
。
幸
免
一
死
的
原
因
，
孫
康
宜
說
：

﹁
因
為
政
府
要
把
該
組
織
的
﹃
頭
子
﹄
留
給
人
看
，
讓
人
知

道
國
民
黨
政
府
是
﹃
不
咎
既
往
﹄
的
。
﹂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
陳
本
江
逝
世
，
數
月
後
孫
康
宜
移
民
美

國
。
一
九
七
八
年
，
為
了
申
請
有
﹁
案
底
﹂
的
父
親
赴
美
一
家

團
聚
，
孫
康
宜
費
盡
心
力
，
甚
至
上
書
蔣
經
國
，
那
才
如
願
。

一
年
後
，
孫
裕
光
手
書
打
油
詩
一
首
，
以
誌
其
事
：

﹁
二
月
初
三
怎
能
忘

飛
出
天
羅
去
地
網

有
女
孝
心
感
天

地

免
我
葬
身
污
泥
塘

台
島
屈
辱
成
軼
話

祖
國
河
山
夢
飄
香

一
身
際
遇
何
足
計

唯
慶
中
華
國
運
昌
﹂

二
○
○
七
年
五
月
，
孫
裕
光
逝
世
，
得
享
晚
年
。
可
是
，
能

如
孫
裕
光
般
﹁
走

出
白
色
恐
怖
﹂

的
，
試
問
有
幾

人
？
﹁
鹿
窟
事
件
﹂

中
，
台
北
縣
石
碇

鄉
玉
桂
村
慘
遭
滅

村
，
從
此
在
地
圖

上
消
失
。
憐
我
現

代
中
國
人
，
憂
患

實
多
。
孫
康
宜
以

平
淡
之
筆
，
細
述

這
段
家
族
史
，
讀

罷
掩
卷
，
禁
不
住

慨
嘆
再
三
。

飛出天羅去地網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曾
想
移
民
過
﹁
馬
拉
﹂—

—

港
人

對
馬
來
西
亞
之
俗
稱
，
認
為
該
處
乃

最
適
合
香
港
人
居
留
之
地
，
當
年
香

港
掀
起
移
民
潮
，
最
熱
門
之
地
是
美

加
，
次
者
是
澳
洲
、
新
西
蘭
。
曾
有

年
新
加
坡
發
出
想
吸
收
港
人
移
居
之
訊

息
，
港
島
金
鐘
統
一
大
廈
新
加
坡
總
領
事

館
一
帶
一
夜
之
間
雲
集
了
近
十
萬
港
人

﹁
打
崩
頭
﹂
去
輪
候
領
取
移
民
申
請
表
，

那
時
做
港
聞
記
者
之
阿
杜
就
搜
集
馬
來
西

亞
之
資
料
，
如
何
去
買
屋
，
如
何
找
朋
友

合
資
開
店
作
﹁
投
資
移
民
﹂，
往
返
數
次

進
行
得
很
積
極
，
亦
對
當
時
熱
衷
移
民
之

老
婆
說
：
﹁
那
是
最
適
合
我
們
居
住
之
所

在
。
﹂

何
解
？
因
為
半
個
吉
隆
坡
之
人
都
是
講

廣
東
話
的
，
吃
住
食
都
是
中
國
人
習
慣
，

小
商
戶
小
販
處
處
，
我
們
去
到
容
易
生

存
，
且
中
文
報
刊
發
達
，
有
︽
中
國
報
︾、︽
世
界
日

報
︾
等
五
份
中
文
報
，
雜
七
雜
八
月
刊
周
刊
也
有

七
、
八
份
，
我
們
去
到
有
精
神
糧
食
，
甚
至
可
能
在

報
刊
界
找
到
一
個
職
位
。
有
一
次
和
妻
去
探
路
，
出

酒
店
坐
的
士
，
司
機
是
鬈
髮
黑
膚
印
度
人
，
妻
正
思

目
的
地
之
英
文
叫
法
，
該
印
裔
司
機
即
用
粵
語
問
：

﹁
小
姐
，
去
邊
度
呀
？
﹂
十
分
親
切
，
妻
便
立
即
加
強

﹁
的
確
移
民
大
馬
十
分
好
﹂
之
信
心
。

當
時
一
九
九
○
年
大
馬
有
四
個
電
視
台
，
其
中
馬

二
台
M
2
每
日
有
半
天
粵
語
時
間
，
廣
告
用
粵
語
，

亦
有
粵
語
港
式
劇
，
香
港
不
少
無
㡊
亞
視
藝
人
過
了

大
馬
工
作
搵
食
。
妻
在
酒
店
每
天
看
半
日
粵
語
電
視

節
目
，
大
有
賓
至
如
歸
之
感
。
剛
好
有
圈
中
朋
友
名

編
導
譚
家
明
、
陳
韻
文
正
在
馬
二
台
任
高
職
。
阿
杜

正
要
搭
路
辦
移
居
大
馬
之
際
，
在
下
工
作
之
嘉
禾
電

影
公
司
剛
好
在
新
加
坡
買
了
一
家
影
院
，
老
闆
正
想

派
阿
杜
去
管
理
開
展
，
向
新
加
坡
呈
上
名
單
，
在
下

即
變
成
﹁
工
作
移
民
﹂。
有
了
新
加
坡
籍
等
於
有
馬
來

西
亞
籍
，
才
打
消
了
移
民
大
馬
之
意
。
過
一
年
，
小

女
杜
如
風
中
學
畢
業
考
了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大
學
，
妻

隨
女
兒
赴
加
拿
大
陪
讀
書
，
阿
杜
也
以
作
家
身
份
辦

了
移
民
加
拿
大
，
然
後
買
屋
定
居
，
一
家
成
了
加
拿

大
人
。
前
後
呆
了
六
年
，
女
兒
轉
留
學
日
本
又
轉
回

香
港
工
作
，
如
此
這
般
東
西
半
球
兜
了
一
個
圈
，
如

此
港
客
不
算
焦
頭
爛
額
也
是
一
翻
江
湖
浪
客
人
生

了
。

江湖浪客人生
阿　杜

杜亦
有道

倉
敷
市
位
於
岡
山
縣
南
部
的
瀨
戶
內
海

沿
岸
位
置
，
城
市
起
源
於
戰
國
時
代
至
安

土
桃
山
時
代
之
間
︵1565

年—
1585

年
︶，

由
於
當
時
沿
岸
的
船
家
都
擁
有
可
泊
船
的

倉
屋
，
此
即
是
﹁
倉
敷
﹂
的
地
名
由
來
。

直
到
今
日
，
倉
敷
仍
是
西
日
本
僅
次
於
大
阪
的

工
業
大
都
市
。

現
今
倉
敷
地
區
仍
保
存
㠥
日
本
江
戶
時
期
直

轄
地
盛
極
一
時
的
繁
榮
情
景
，
一
街
一
景
都
有

㠥
樸
實
的
風
味
。
流
過
整
個
倉
敷
地
區
的
倉
敷

川
，
是
一
條
由
石
垣
砌
成
的
河
道
，
其
中
有
十

座
青
石
拱
橋
跨
越
兩
岸
。
倉
敷
川
水
質
清
澈
，

可
以
乘
船
遊
覽
，
在
緩
緩
行
進
的
遊
船
上
，
欣

賞
兩
岸
秀
美
的
風
光
。

因
為
倉
敷
地
區
保
存
狀
態
良
好
的
日
本
江
戶

時
期
的
宅
戶
、
商
店
及
倉
庫
等
各
有
特
色
的
優

美
建
築
，
呈
現
出
江
戶
時
期
的
日
本
風
情
，
極

富
詩
情
畫
意
，
因
此
人
稱
﹁
美
觀
地
區
﹂，
也
使

得
這
個
地
區
被
指
定
為
﹁
重
要
傳
統
建
造
物
群

保
存
地
區
﹂。

現
在
的
倉
敷
美
觀
地
區
，
總
計
還
保
留
五
百
多
棟
、
三

百
多
年
的
優
美
建
築
，
其
中
包
括
一
百
間
左
右
的
倉
庫
。

在
這
些
留
存
建
築
群
落
當
中
，
除
了
倉
庫
群
可
供
參
觀

外
，
還
有
許
多
文
化
設
施
及
歷
史
古
蹟
：
如
展
覽
世
界
各

國
民
藝
品
同
時
也
是
美
觀
地
區
的
代
表
性
建
築
的
﹁
倉
敷

民
藝
館
﹂
；
遠
近
馳
名
展
覽
世
界
經
典
名
畫
的
﹁
大
原
美

術
館
﹂
；
可
以
欣
賞
世
界
各
國
鄉
土
玩
具
的
﹁
日
本
鄉
土

玩
具
館
﹂
；
展
示
倉
敷
出
土
文
物
品
等
考
古
資
料
的
﹁
日

本
倉
敷
考
古
館
﹂
；
富
商
住
家
﹁
大
橋
家
住
宅
﹂
；
小
甜

甜
作
者
﹁
五
十
嵐
優
美
子
美
術
館
﹂
；
倉
敷
紡
織
第
二
代

總
經
理
大
原
孫
三
郎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興
建
、
日
本
天
皇
也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在
此
下
榻
過
的
﹁
有
鄰
莊
﹂
；
介
紹
日
本

紡
織
百
年
歷
史
的
﹁
倉
敷
紡
織
紀
念
館
﹂
；
一
九
一
七
年

建
設
的
倉
敷
區
公
所
﹁
倉
敷
館
﹂
等
。

漫
步
倉
敷
美
觀
地
區
，
仿
如
穿
越
時
光
隧
道
，
回
到
江

戶
時
代
，
與
古
人
同
遊
共
樂
！

倉敷美觀地區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快
將
立
秋
了
，
天
氣
依
然
酷

熱
，
令
人
心
情
發
悶
煩
躁
得

很
。
時
下
城
中
爭
議
話
題
﹁
國

民
教
育
﹂
悶
結
解
不
開
，
幸

而
，
遠
在
倫
敦
的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不
斷
傳
來
中
國
運
動
健
兒
奪
金

摘
銀
的
喜
訊
，
中
國
隊
繼
續
領
跑
為

國
爭
光
。
全
球
華
人
為
此
而
感
驕
傲

自
豪
。
其
實
，
這
正
好
為
我
們
上
了

一
堂
活
生
生
的
國
民
教
育
課
。
回
想

舊
中
國
年
代
，
經
濟
和
外
交
國
力
薄

弱
，
被
諷
刺
為
﹁
東
亞
病
夫
﹂
的
中

國
人
被
羞
辱
得
抬
不
起
頭
來
。
事
實

啟
發
國
民
，
深
深
體
會
到
只
有
國
力

強
大
，
在
世
界
才
有
話
語
權
；
在
不

同
領
域
的
比
賽
跑
道
上
，
與
賽
者
才

能
領
跑
高
歌
猛
進
，
才
不
會
受
人
凌

辱
看
不
起
。
毫
無
疑
問
，
每
個
國
民

必
然
全
力
支
持
自
己
國
家
奮
力
向
上
，
為
己
為

民
族
為
國
家
！
然
而
國
民
教
育
其
真
正
意
義
必

然
是
要
培
育
具
獨
力
思
考
、
明
辨
是
非
的
國

民
。
此
屆
倫
奧
出
現
甚
不
光
彩
的
賽
事
，
女
羽

毛
球
比
賽
中
被
發
現
有
所
謂
﹁
打
假
波
﹂，
其
中

竟
有
涉
及
我
國
的
女
球
員
。
當
國
民
合
家
觀
看

倫
奧
賽
事
時
，
家
長
們
會
以
就
事
論
事
批
評
涉

案
二
位
女
球
員
不
道
德
之
舉
，
並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正
視
監
管
賽
事
，
汲
取
教
訓
，
加
強
紀
律
，

免
再
有
不
光
彩
事
發
生
，
有
辱
國
體
。

李
超
人
坦
言
，
作
為
家
長
頗
重
視
國
民
教

育
，
每
周
均
抽
時
間
與
家
人
聊
天
，
特
別
提
到

是
與
眾
乖
孫
聊
天
話
題
離
不
開
談
愛
國
與
國

情
。
這
位
好
爺
爺
坦
言
教
材
自
編
自
講
，
惟
稱

未
便
公
開
。
其
實
超
人
爺
爺
在
經
濟
領
域
的
影

響
力
無
遠
弗
屆
，
料
不
到
他
的
政
治
智
慧
、
愛

國
精
神
在
香
港
社
會
上
震
撼
力
影
響
之
大
，
無

與
倫
比
。
無
他
者
，
眾
人
都
支
持
正
義
必
站
在

真
理
那
一
邊
。
國
民
接
受
國
民
教
育
包
括
身
份

認
同
，
對
國
家
的
認
知
、
認
識
等
等
才
是
天
公

地
道
，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作
為
政
府
、
社
會
、

教
師
和
家
長
都
該
負
起
這
個
義
不
容
辭
的
教
育

下
一
代
責
任
。
為
平
息
推
行
國
民
教
育
紛
爭
，

爭
取
和
諧
社
會
，
政
府
用
緩
衝
之
計
也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國民教育
思　旋

思旋
天地

﹁
香
港
運
動
員
不
是
垃
圾
﹂，
倫
敦

奧
運
正
進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我
們
依
然

為
港
隊
打
氣
之
際
，
可
有
想
過
，
哪
些

運
動
員
為
香
港
取
得
最
多
獎
牌
？
他
們

是
來
自
香
港
移
植
運
動
協
會
的
健
兒
。

他
們
剛
在
杭
州
舉
行
的
中
國
移
植
運
動
會
，

取
得
十
二
金
十
六
銀
十
二
銅
，
成
績
驕
人
！

其
中
廿
一
歲
的
朱
濼
文
在
過
往
四
屆
世
界

和
中
國
移
植
運
動
會
田
徑
項
目
中
，
個
人
勇

奪
十
一
金
五
銀
的
佳
績
。
這
位
健
碩
的
小
伙

子
患
有
先
天
膽
管
閉
塞
，
十
歲
吐
血
染
滿
整

個
浴
缸
底
。
自
始
，
小
男
孩
不
斷
進
出
醫

院
，
妹
妹
是
他
最
大
的
精
神
支
柱
，
每
天
送

來
一
幅
畫
，
右
下
角
總
寫
上
﹁
二
哥
哥
早
日

回
家
﹂。
濼
文
夢
想
有
一
天
，
跟
哥
哥
和
妹
妹

挽
㠥
公
事
包
一
起
上
班
去⋯

⋯

濼
文
吐
血
沒
止
，
醫
生
判
斷
只
能
活
兩
星

期
，
就
在
絕
望
的
時
刻
，
家
中
電
話
響
起
了

復
活
鈴
聲—

—

一
位
剛
逝
世
的
人
士
願
意
捐

出
肝
臟
，
小
男
孩
有
救
了
！
手
術
室
前
，
他

第
一
次
看
見
當
醫
生
的
媽
媽
為
他
流
淚
，

問
：
﹁
仔
，
有
怪
我
生
你
下
來
，
要
你
受
苦

嗎
？
﹂﹁
沒
有
，
我
們
一
家
五
口
，
沒
有
一
個

想
過
放
棄
，
我
又
怎
可
令
大
家
失
望
？
﹂
手

術
完
畢
，
疲
倦
極
的
母
親
向
他
豎
起
大
拇

指
，
一
聲
﹁
叻
仔
﹂，
這
句
﹁
叻
仔
﹂
成
了
濼
文
至
今
的

強
心
針
。

香
港
移
植
運
動
協
會
團
長
周
嘉
歡
醫
生
一
直
鼓
勵
移

植
康
復
者
多
做
運
動
，
努
力
奪
取
獎
牌
，
證
明
他
們
跟

常
人
無
異
，
更
沒
有
辜
負
捐
贈
者
的
無
私
奉
獻
。
健
兒

們
都
異
口
同
聲
，
可
惜
不
知
道
誰
是
恩
人
，
否
則
一
定

將
獎
牌
歸
還
給
他
們
，
因
為
沒
有
器
官
，
他
們
早
已
沒

命
了
。
現
在
只
可
高
呼
：
﹁
你
們
的
親
人
並
未
完
全
死

亡
，
他
們
的
器
官
正
在
我
們
身
體
內
活
㠥
！
﹂

明
年
世
界
移
植
運
動
會
將
於
南
非
舉
行
，
為
使
更
多

有
能
者
代
表
香
港
出
賽
，
協
會
將
於
十
一
月
舉
行
第
一

屆
香
港
選
拔
賽
，
各
位
﹁
重
生
者
﹂
勿
失
良
機
。

根
據
醫
管
局
數
字
，
現
在
有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四
位
等

候
移
植
腎
臟
的
病
人
，
肝
一
百
零
六
位
、
心
廿
一
位
、

肺
十
五
位
。
除
了
腎
臟
，
其
餘
數
字
不
算
多
，
勿
歡

喜
，
那
只
是
病
人
等
不
了
。
請
告
訴
家
人
你
支
持
器
官

捐
贈
，
最
方
便
是
到
網
上
登
記
，
功
德
無
量
。

支持器官捐贈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經常是這樣的場景：我正在考場裡緊張答試
題，時鐘嘀噠疾走，突然一聲長響，監考員彈
出，右手手指指向俯桌的男女考生們，大聲而急
促地吼道，放下筆！放下筆！放下筆！

那是高考的經驗，大約事關重大，印象深刻，
有時會做各種各樣奇奇怪怪不同的夢，並不新
奇，也不深究，人生在世，總是不免要做夢的。
至於為甚麼會形成夢？我沒認真地研究，只聽得
前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白天明明沒有苦
想這個問題呀！雖然那時的確是人生走向的關
頭，倘若落第，前面便幾乎只有「廣闊天地」的
選擇。難怪夢中總是出現高考的場面，醒來張
望，周圍漆黑一片，伸手一摸，滿頭竟是汗，猶
覺心在怦怦跳。

那時，高考全國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幾，相當
緊張。發榜那天早上，住在附近的二姐來到我們
宿舍，等待消息，我則懶懶地躺在床上，表面鎮
定，內心不知有多折騰。每隔一段時間，便有名
字爆出，只聽得有人開門咚咚咚從樓道小跑而去
的聲音，接㠥一切又歸於沉寂。二姐問我考得如
何，我都沒法應她。忽然叫到我名字，我一驚，
沒等回過神來，二姐就催㠥我，叫你哩！我馬上
起來，出門，也跟㠥小跑到鄰座大廈的教務處，
那裡已經有好幾個人，張姓班主任見到我，笑眯
瞇地緊緊握住我的手，恭喜你！

但除了高考之外，很少重複同樣的夢了。其他
的夢，都是一晃而過，醒來欲待追憶，大多已經
逃亡，無從跟蹤。只是記得片斷畫面、凝鏡，組
不成連續劇。

那回做夢，只記得是在一座破樓，我給領㠥在
空蕩蕩的樓道走㠥，長長的廊道寂靜無人，只有
我和領我的人，也不記是誰了，腳步聲在那裡寂

寞迴蕩。來到一處，敲門，一個戴眼鏡的老者開
門，木無笑容。我暗暗吃驚，他叫我躺下，我覷
了個空，轉身就逃，那人從後頭追來，拄㠥枴
杖，那迴聲在廊道特別恐怖。我在忙亂中慌不擇
路，一直逃到地下室，才驚覺前無去路，後有追
兵，那處是死角，回頭有那怪人，好在有一扇視
窗，就像在監獄電影裡看到的那樣，我拚命把玻
璃窗打破，那咚咚咚的響聲就在身後，拚力一
翻，翻過窗口；夢就醒了。在暗夜裡怔忡良久，
這奇怪的夢是從哪裡來的？我當然住過醫院，但
不論在北京還是香港，也都窗明几淨，不似夢中
模樣。想了半天，才覺得大概是電影電視帶來的
效果，我自己並沒有那樣相似的經驗。大概，夢
便是這樣或那樣形成的。

還有一次，夢見在郊野騎馬，那蒙古馬欺生，
竟然把我從馬上甩下來。我驚醒，那時剛去內蒙
古呼倫貝爾大草原，騎過馬，給顛得幾乎受不
了。莫非是那種效應？那時我腳腕韌帶撕裂，剛
拄枴杖走路復元不久。那該是心理影響的一種反
射吧？記得那時人人都試㠥騎馬，別看古裝影視
作品裡人們騎馬特別瀟灑自如，等到騎了上去，
這才知道我們畢竟不是馬背上長大的人，待扶下
馬來，但覺屁股陣陣發疼，晚上一看，原來竟給
磨成兩股紅雲，過兩天結痂之後，慢慢脫落才復
元。

是那年酷熱的六月，我和一個來自香港、後來
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同學，躲在空蕩蕩的
教室裡溫習，準備高考。那時沒有冷氣這一說，
他起先拿起扇子猛搧，猶不解熱，他乾脆脫得赤
條條的，自稱「浪裡白條」，勸我也效仿他，怕甚
麼？大家都是男人，也不會有人闖進來，脫吧！
是的，那時我們在男生公眾澡堂集體洗澡，大家

全都赤裸相見，我剛回北京時不慣，沖涼還穿底
褲，後來慢慢也就變得無所謂了。但在這教室，
畢竟環境不同，我只肯脫去上衣，他正嘲笑我沒
膽，忽然，風雲突變，下起傾盆大雨，正感覺涼
快，那雨卻變成硬物，稀里嘩啦擊下，我們轉頭
往窗外一望，不得了！原來是下起冰雹！後來聽
說，郊區農作物都給打得七零八落。這是真事，
不是夢，但卻如夢一樣神奇，叫我幾乎分不清夢
境和現實的分野。夢卻不斷延伸，我在烏魯木齊
郊野湖畔的秋天看風景，那裡有一口湖，湖畔有
一個男人騎㠥自行車路過，但他卻不斷回望，撲
通一聲竟連人帶車掉進湖裡！好在那湖水淺淺，
那人狼狽萬分地拖㠥自行車爬上岸來，我們不敢
笑出聲來，原來他是為了漂亮女孩頻頻回頭。從
此，這夢境就變成凝鏡，固定在我腦海裡了。

其實更多的夢境是萬隆、北京、香港混雜在一
起，好像表明我的人生歷程，萬隆是我的出生
地，北京是我的成長地，香港是我的居住地，有
個法國學者問我原籍，我其實也說不清楚，家鄉
只是父母輩的家鄉，我一直漂流在外，直到前兩
年才在廣州侄兒的引領下，匆匆兜了一圈，那裡
已經沒有甚麼親人了，我也沒
有特別的感覺。「蕉嶺」只是
祖傳下來的祖籍，連夢都不會
出現家鄉農田。那次做夢，人
在香港銅鑼灣鬧市，一群男女
同學擠在敞篷大卡車後座上，
揮㠥草帽，向行人大喊，我們
下鄉去了！但那路面明明是坑
坑漥漥的萬隆街道。醒來半天
還回不過魂來：我究竟身在哪
裡？

昨夜又做夢，是回到舊居大
廈，電梯忽然停在某一層，門
一開，原來是大廈會所正在開
雞尾酒會，紅男綠女舉杯輕言
笑語，乍醒才驚覺那大廈並沒

有甚麼會所呀！這電梯是第二次出現在夢中，隱
約記得那回電梯總在下沉，好像無窮無盡，蕩在
半空，總是沒有到底層的時候。

我甚至在剎那間打盹做了個白天做夢，但醒來
卻完全記不得是甚麼夢境了。正是名副其實的白
日夢！也曾經做過在北海划船的夢，北海公園當
然划過船，但已經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時我
是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而眼下卻只有我和我的
影子相伴，昔日船兒在藍天白雲下飄蕩，夢裡湖
水仍然蕩漾，笑聲依舊年輕。我也曾經夢見眼鏡
蛇，在印尼熱帶叢林裡，牠昂首怒目吞吐蛇信，
擋在前路，嚇得我魂飛魄散，驚醒過來竟是一額
冷汗，那夢也就嘎然完結。曾經看過一本解夢的
書，說夢見蛇，是與壓抑性幻想有關，但學說歸
學說，我對這說法的合理性存疑。但夢是怎樣形
成的呢？我並沒有研究，更沒有發言權。只有把
夢看成就是一場夢而已，心安理得。

恐怕這世界上從沒有做夢的人是沒有的，人生
本來就應該有夢，生活才會更美好。即使是惡
夢，也要接受，這才符合有喜怒哀樂的人生規
律！

夢迴心間

■孫裕光詩手㢌，慶幸「免我葬身污泥塘」。

(擷自《走出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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